问：我也想学因明，就先看了你的《汉传因明二论》，我觉得在为什么九句因中唯二、八两句是正因这儿你并没有讲清楚，你只是给了个结论――二、八两句是正因。

晓：这原因太明了了，根本就没有说的必要。你要是真不明白，我就给说一下好了。其实给画个图可能看起来更清晰。我就给画一下。Z是宗有法，T是同品，Y是异品。宗有法、同品、异品之间的关系，符合第一相遍是宗法性的，有九种情况，就是九句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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⑦.ＴＩＭ∧ＹＡＭ        ⑧.ＴＩＭ∧ＹＥＭ        ⑨.ＴＩＭ∧ＹＩＭ

同品俱异品有             同品俱异品非有          同品俱异品俱

拿第一相以及第二相来衡量，可以排除第④、第⑤、第⑥这三种情况，那么，也就只剩下第①、第②、第③、第⑦、第⑧、第⑨这六句了。

再拿第一相、第二相、第三相共同来衡量，又可以排除第①、第③、第⑦、第⑨这四种情况，就只剩下第②、第⑧两句了。所以说只有二、八两句是正因。

画图是最好的法子，很直观。

问：法师，你对现在争论的陈那因明体系到底是不是演绎有什么看法？

晓：你一个出家人，不要提这问题。何况对这我也没看法。

问：怎么可能没有看法呢？有人说是演绎，而有人说因为除宗有法，所以不是，你以为到底是还是不是？难道这还犹豫？

晓：因为这是一个有价值但没意义的话题。

（除宗有法是实践问题，而论式的普遍命题――喻体，同喻体、异喻体都是全称的。）

问：什么叫有价值没意义？

晓：这说太清楚就没意思了。

问：法师，我们现在也编了一个刊物，我曾经亲自听见皖老在世时称赞过你，所以我们想约请你给写一篇关于皖老的文章。

晓：不好意思，不行。我与皖老打交道不多，他确实是一个我很尊敬的长老，但我不能作缪托知已的无赖。

问：当初他到九华山你接待过好几次的，而且你也到过迎江寺。

晓：是。但我并没有真的理解过老法师的内心。

问：人家有的见过一面就可以写篇文章来。

晓：我没那本事。倒是有一次老法师到甘露寺，当时我让厨房给作了好几个菜，送到老法师屋里，老法师真的生气了，说：这是干啥，这很不好。当然，这样一件事我也可以给生发开来，但没有意思。

老法师有一年是七月三十到九华山，我推着在九华街，他还要上天台，索道不卖给他票，说他年纪大了，不安全。都很好玩的。但写文章就不要了。

问：你写过好几篇纪念人的文章，为什么不给皖老写呢？

晓：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，我愿意吗？不见得！

问：法师，我是第一次听佛教讲座，一下子也抓不住哪儿是哪儿，你能不能用几句话告诉我佛教就讲了点啥？

晓：佛教实际上就讲了三个事儿，一个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世界是怎样的，一个是这个世界的本质、规律是怎样的，一个是我们现在一下好象认清了它的本质所以快乐，可一下子又糊涂了，该怎样改变这个状况呢？佛教就这三个事儿。佛教把第一个问题叫境，把第二个问题叫果，把第三个问题叫行。除此无他！

问：咱们是老同学，我现在在教中学语文，我想问一个关于当代作家的问题……

晓：不好意思，我不认识你。再说了，我这次是开的佛教讲座，关于文学的问题还是不要问了的好。

问：你诚实吗？咋不认识我？咱们在一个班级二年！

晓：我肯定不诚实，我不否认，我不可能把所有一切都示于人前，多年来我都不与人套瓷了，而且刻意地忘掉过去，往事不堪回首啊～～你有问题就问，别的都不要说了。

问：师父，我想问一个静修的事儿。

晓：说吧。

问：我退休后就在家静修，现在出来了，他们都说不好。

晓：实在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明白你的意思。

问：静修该怎么静修？

晓：这没有一定的，有人念经、有人参禅、甚至人就是抄经，还有人画画儿。都行的。把你的心静下来就可以了。

问：我是诵经。

晓：行的。

问：问题是我听说这儿打七，还有你来讲经，我就也来参加了，他们说我既然在家静修，就不该跑出来，功德全没了。

晓：别听他们瞎说。佛教中间功不唐捐的。你诵经的功德一点儿也不会丢失的。来听经有听经的功德，打七有打七的功德。没有事儿的，放心吧。

问：在家静修的好处是啥？

晓：天哪，你在家诵了多少经了？

问：可不少了，天天念《金刚经》、《普门品》，每天一遍，几乎没有断过，已经两年多了。

晓：你早就该问问了。在家里念经而不出来，它的好处就是少接触外缘。咱们知道，这个世界上尽是些刚强众生、难调难化，业不重不生娑婆，在一起几乎全是人我是非，少接触这样的外缘，就少动心思，咱们的“起心动念，无不是罪、无不是业”，这是《地藏经》说的。所以在家里不出来就少些人我是非。这就是在家里的好处。

你今天来听我讲经，我是在给大家转说佛陀的话，这不是人我是非，所以没事儿，听完以后你不要在外多停，还回家去静修。

问：有说未成佛道，先结人缘。

晓：咱们现在结的是生死之缘，不是人缘，人缘是让你生人道、生善道，甚至解脱的，但这生死之缘、轮回之缘还是不要结的好。

问：要是没有人缘来生生都没法生。他们说鸟窠禅师就是。

晓：放心吧，我们无始以来结的人缘多得很，已经是纠缠不清的了，完全够用的了，不可能没法生的。你要是往生时心不颠倒，没有人缘就念佛好了，不在人间受生，到极乐世界去莲花化生，更好了，非得让女人把你生出来？那不是唯一的。

问：法师，作为一个居士，我想给你提个意见。

晓：请说。

问：你对居士们的态度不好，显得有些不大理睬，我想请你改一改。不要讲完、除了专门留出来的提问时间以外，其他时间一概不与居士们接触、谈话，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想问，老也遇不上有学问的法师来，好不容易遇上你了，还问不了。

晓：我接受。但你们也别抱太大希望。

问：为什么？

晓：因为居士对我们有太多不切实际的要求，而且虚头八脑的不少。当然出家人中间这样的人也不少，所以我出门几乎是不住寺庙的，不过我出门得很少，也不大与居士往来。

问：怎么虚头八脑了？

晓：不好具体说。

问：总有些可说的吧。

晓：不要逼人呀～～

问：不然就是你在诬人。

晓：比如说出家吧。出家这件事儿，经典上说有功德，但在世间，尤其是我们中原一带、北方，谁家的孩子出家了，这家人好多年在人前抬不起头的，这个就是习俗。我们有些老居士，见到刚出家的小年青人，就赞扬，出家好啊，如何如何的。比如□□老居士，我见她夸的可多了，后来她的孙子闹着要出家，她竟然寻死觅活的。她儿子不在了，是儿媳妇带着孙子与她在一起住，她比儿媳妇闹得还泼。

这算不算虚？

还有，居士们经常看不起师父们，越是近处的师父越看不起，远来的和尚会念经，我就来讲这几天，能对你们起多大作用？实际上还是你们当地的寺庙、师父。当然，这要说也正常。我只来几天，你们是把我当成客人一样的，自然客气，而你们当地的师父，你们是熟人，自然用不着客套，但也不该呼喝吧。

问：你不怕我们都退场？

晓：除了打我，别的我都不怕！但我想总还不至于要打我吧？

问：你厉害。可我们有啥不切实际的要求呢？

晓：你们总要求出家人是神，没啥不能帮你们解决的，你们总要求出家人一切都好。这不就是么？

问：这要求也没啥过分的吧？比如说社会上对党员、对干部也这样要求啊。

晓：社会不是按说出来的规则运转的，靠的是都不说出来、但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潜规则在运转的。干部腐败了，但只要不是太出圈、不长眼的，一般情况下实际上我们是能够容忍的、能够接受的。

当然，你们也可以说对出家人的也只是要求要求而已，作不到也不会怎样的。咱们现在也不说这个问题了，因为这涉及到佛教讲的名与实之间的关系问题，是很大的问题。

问：出家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是高的。

晓：低。我们佛学院印普法师经常说一个事儿。有一年冬天，下大雪，很冷，有一个讨饭的被冻僵了，老和尚发现后，就把他救下来，灌些儿热汤喝，他缓过气儿来后，老和尚就问他，家里还有啥人等情况，讨饭的说，家里没有人，就他一个，很苦的。老和尚就说，反正你啥也没有了，干脆你就在我这儿出家，给我当个徒弟算了。讨饭的一下子急了：都说和尚慈悲，你这老和尚一点儿也不慈悲，我已经惨成这样儿了，你竟然还叫我出家！

作和尚连讨饭也不如。高什么高！我有一位佛学院同学，叫亲善，他曾经说过，有一次他坐车，在一站上来一个妇女，一看见亲善，一把拉住他，“大哥，你咋人上人不当，要当人下人呀～～”这叫啥话呀？

从总体上说，出家人的地位是低不是高！当然，对于个体来说，我们可以凭学识、修养等成为受尊重的人。可惜现在我们衡量的价值尺度太单一，你只有成为大寺庙方丈、什么会长才受尊重，其他的都不灵光。

问：现在有一些大和尚，给人的感觉是左冲右突，尽出怪招，都成娱乐明星了……

晓：各施各法，各马各扎，各庙有各的菩萨。咱们不再说这些了好吗？你们就这么七嘴八舌地说，我也不知道该咋应对才好。这一回我是来说因明的，不谈这些现世的事儿，咱们只讨论佛教的学理问题。

问：法师，我想问一下怎样才是度化了众生？

晓：所谓度化了众生，就是使他产生了对教义的信仰！注意教理、教义的区别。

问：有啥不一样？

晓：教理是它的道理、理论、哲理，而教义则是由教理组成的、被共守的信仰，教义是被以教导方式教授的。也就是说，教理可以进行学理探讨、学术讨论，而教义绝对不可以，它是教导的。教导就是上对下，是一种权威，你只有服从的份儿，容不得你置喙。

说到这儿了，扯一句佛学院吧，佛学院的目标应该是教义的信仰，但现在成了教理的传授，这就有点儿歪了。只学教理，会把人学狂的。但佛学院都是这样的，这是实际情况。

咱们现在不少的所谓度众生，实际上是把人给忽悠了。当然，也不光咱们，有些佛教学者忽悠得更厉害。某大教授、博导，我自九二年听他第一次演讲到二千Ｏ三年那一次演讲，竟然是同样的内容，十几年用一个话题，差不多忽悠遍了佛教界，厉害吧。

问：我们庙想修钟鼓楼，能不能在你们的《灵山海会》上登个缘起。

晓：可以，你们写好后发到《灵山海会》信箱就行了。不过要写好点儿，不要写些乱七八糟的内容。另外，我得问一下，你们庙是不是开放的寺庙？

问：是的，在河源景区，也是一个老庙了。

晓：那我还得再问一下，既然是风景区，那么你们与当地政府关系处得如何？

问：还算可以，也有些小摩擦，但还算正常。

晓：景区是要卖门票的吧？

问：是的。

晓：那不行，那我不能给你登。你们寺庙作为景区的一部分，在你们当地政府部门的眼里，寺庙只不过是一个旅游点而已，既然作为景点了，景区来给你们修庙天经地义，用不着你们操心，你们好好地搞你们的修行，庙哪里该修缮了，你们可以给政府打报告让他们修。你们河源风景区，我都没听说过，一定也是以寺庙为依托的风景区吧～～寺庙是景区的灵魂，政府一定会给你们修的，人家不会看着让庙塌了的。

有些景区确实不行，比如九华山，你自己要是不修，政府才不管呢，因为庙太多，不在乎你一个，即使塌了也无关大局，但你们景区就你一个庙，你何苦呢？

问：他们不会来给建个钟鼓楼的。

晓：钟鼓楼是可有可无的，不是必须的。用不着建它的。建得越好只不过是给景区增加一个把门票提得更高的一个理由而己。

问：寺庙有钟鼓楼总是好的。

晓：是，但你们根本没有能力修建呀？何必勉为其难呢？而且，经典上也是这样说的：建庙本就不是出家人的正业。文革后恢复宗教信仰自由，也只是把寺庙的管理权交给佛教界了，修建不修建根本就不是佛教界（狭义佛教界，寺庙、出家人）的事儿。象我们河南宜阳灵山寺，我记得文革后第一次翻修，是作为文物给翻修的，是国家拿的钱，好象是文物部门拿的钱。文物部门修建，或者说现在旅游部门来修，本就是他们的责任，但即使说他们修了，管理权也还是佛教界的，这你搞清楚！这是宗教政策！佛教只有在旅游等部门修建时进行指导、提意见，不能让他们建得没了宗教氛围，这是必须的。建庙不是和尚的责任，一些笨的佛教徒，替别人作了事儿，作了本不是自己该做的事儿－－建庙，还不讨好儿。还有些是居士心术不正的缘故，借和尚敛财。和尚最重要的、最该作的事儿，是修行！你要真要有力没处使，想建钟鼓楼，就等有能力的时候再建好了。

问：只要号召一下，会有人捐款的，还是能建起来的。

晓：这说明你们的良心大大地坏了！使居士们把钱掏出来让你们作一些可有可无的事儿，你们就发发善心，可怜可怜那些老居士们吧，人家的钱来之不易，那也是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。

最不济的，把师父们住的寮房搞好一点儿，也比修一个空架子钟鼓楼强，有不少小庙，师父们的住宿条件，说实在的，那比狗窝强不了多少。还有挂单房，根本就没法住人，臭哄哄的，被子能多少年也不洗一回，我在九华山时，当时祗园寺当家说过，要是挂单房搞得太好了，他们住这儿不愿走了咋办？所以他们就故意不洗。

所以，要把力用在该用的地方。

问：算了算了。咱们没啥可说。

晓：是啊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！

问：法师啊，其实有时候居士们拿钱出来也很乐意的。

晓：是啊！主要是看师父们咋引导的，你给引导的就是沟渠，但已经习惯了。

问：不能说是沟渠吧？“群（信）众”的眼睛是雪亮的。

晓：错！“群（众）”的眼睛本来确实是雪亮的，但被蒙上了。要是一直是雪亮的话，就该不受歪理邪说的蒙骗才对，可歪理邪说在群（信）众这儿大有市场，可见群（信）众根本不亮呀～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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